
在中国古代兵器谱中，鞭以其独特

构造与杀伤效能，成为兼具实战价值与

文化象征的特殊兵器。鞭有软硬之分，

硬鞭多为铜或铁等金属材料制造，软鞭

多为皮革编制而成。古人所称之鞭，多

指硬鞭，也是本文的主角。

鞭为一种棒状无刃的钝击类短兵

器，也称作“短鞭”。从鞭的纵向截面来

看，其和刀、剑很相似，由鞭身和鞭柄构

成。鞭柄部分长 20 厘米左右，鞭身有方

形或三角形的竹节状棱刀，从出土文物

来看，有的鞭手柄与鞭身之间装有像剑

一般的护手。鞭全长一般在 90 厘米左

右，重量为 7 至 8 千克。虽然鞭在刺击砍

杀方面不及刀剑，但在近距离与刀剑等

兵器的对战中，有着独特优势，善使者可

用其击断刀剑这类片状刺击类兵器，破

甲能力也远强于刀剑。

鞭起源较早，春秋时期便已出现，曾

作为刑具使用。《左传》有载，楚人伍子胥

因父兄皆被楚平王杀害，便投奔吴国，欲

借助吴国力量伐楚。待伍子胥带吴军攻

入楚国时，楚平王已死去多年。伍子胥为

泄恨，鞭打楚平王之墓，以报父兄之仇。

金属鞭坚硬无比，使用时如同棍棒

一样，以其自身重量，靠挥动后的惯性获

得打击力，对身着重甲的敌人具有较强

杀伤力，且鞭的末端尖锐不易折断，适合

挑刺，因此在装甲骑兵盛行的五代时期

开始作为兵器使用。因鞭身为圆柱形，

分量自然比刀剑重许多，使用者以身大

力猛的将领居多。比如，后晋将领安重

荣曾使用大铁鞭，人称“铁鞭郎君”。《资

治通鉴》载安史之乱时，唐末大将张兴驻

守饶阳，饶阳被叛军围困一年，外援断

绝，张兴身披重甲，持铁鞭率敢死队出城

突击，击杀数十叛军，逼退敌军。《宋史·

王继勋传》记载北宋开国战将王继勋，追

随赵匡胤南征北战勇武异常，善使铁鞭、

铁槊、铁檛，人称“王三铁”。演义类作品

也有不少将领使用铁鞭的记载，如《水浒

传》中的呼延灼，善使两条水磨八棱钢

鞭，故人称“双鞭”呼延灼。

唐朝以后，鞭作为兵器在军队中有

了一定的普及，且多为铁质。《唐六典·武

库令》中记载制式铁鞭“长 4 尺 2 寸，重

12 斤”。《武经总要》有载：“铁鞭多节，系

袭晋代遗制……铁鞭唐代已广用之。”明

清时期铁鞭形制趋于多样化。明朝出现

两节的铁鞭，形制类似于宋朝的铁链夹

棒，上下棒均为细圆体。这一时期火器

有了明显发展，人们将鞭与火药结合，制

造出雷火鞭，其前部空 5 寸，内装火药铅

子，既可当鞭砸击敌人，也可当火铳射击

敌人，是为冷热兵器的结合。清朝时期，

绿营所用的“虎尾鞭”，鞭首铸有虎头吞

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实物重达 19 斤，

显示其作为破甲兵器的实战价值。此

外，清朝还有一种“九节鞭”，每节长仅 3

至 4 寸，各节以铁环相连，不用时可折叠

握于手中，或缠于腰间，用时抽开鞭头，

将套索系于手腕猛力一抖，鞭即伸展开

来，可用其击打、笞、勾、缚。善用者可胜

敌人之刀剑，一击可拖拉敌颈或腿，使其

倒地。

鞭和其他钝击类兵器一样，军事用

途逐渐弱化，但作为一种民间武术器械，

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民间有很多流传

已久的关于鞭的“流派”，其中最有名的

有：秦家鞭，此鞭长 4 尺，通体为长铁杆，

其上下端各有一突出的圆球，无明显的

鞭把和鞭尖的区别；雷神鞭，其通体铁制

而形如宝塔，鞭长四尺，前细后粗共 12

节，其把与剑把类似，有圆形铜护盘，重

达 30 斤；水磨钢鞭，鞭长 3 尺 5 寸，鞭把

为 5 寸，鞭身长 3 尺，鞭身后粗前锐，呈方

形，鞭头鞭把两处均可用于握，为典型的

“双头鞭”；竹节鞭，其鞭长 4 尺半，把手

为圆形，上有若干突出圆结，把手前有圆

形护盘，鞭身前细后粗，呈竹节状，共有

9 节或 11 节不等。

挥 鞭 破 甲 战 黄 沙
—中国古代兵器之鞭

■曹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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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咸阳第二干休所的红色藏

品展上，展出过一枚布制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胸标。“别看它只有

半个巴掌大小，记录的却是一段不容

忘记的历史。”胸标的主人杨注魁回忆

起那段峥嵘岁月。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形势，

夺取全国胜利日益临近，会议提出要

准备好 3 万至 4 万名干部随军前进，有

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1949 年 1 月 平 津 战 役 胜 利 结 束

后，东北野战军前委在率部南下作战

前，根据中央精神及平津地区广大学

生 要 求 参 军 而 部 队 又 急 需 补 充 干 部

的 现 状 ，于 2 月 15 日 请 示 中 央 军 委

“ 拟 吸 收 北 平 学 生 万 人 参 军 ”。 17 日

中央复电原则同意，同时指出这是件

大事，“不容草率从事，请前委与华北

局 共 同 商 定 办 法 ，定 出 计 划 进 行 ”。

遵照指示，东北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中

央 华 北 局 及 平 津 两 市 负 责 同 志 共 同

商定《关于吸收平津学生参军办法》，

并呈报中央。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

（以下简称南下工作团）正式组建，谭政

任总团长，陶铸、邵式平任副总团长。

由于南下工作团是东北野战军（1949年

3 月改称第四野战军）提议组建并由该

军管理，因此习惯上也称为东北野战

军或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

南下工作团计划在平津地区招考

“决心南下参加人民的接收与建设工

作 的 学 生 与 各 种 专 门 技 术 人 员 ”1 万

人，组织他们经半年时间集中学习后，

南下分配到部队和中南各省，参加“对

长江以南各省广大地区和所有城市的

接管工作”，以及“迅速地进行各项建

设”。南下工作团总团部设在北平东四

头条胡同的华文学校，下设第一、第二、

第三分团，其中第一、第三分团位于北

平，第二分团位于天津。

2 月 24 日起，南下工作团在《人民

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刊登

招考团员启事。当时，年仅 16 岁的杨

注 魁 在 天 津 考 入 南 下 工 作 团 第 二 分

团。据杨注魁回忆，“报名的人很多，

考场里坐得满满当当”。据称，第二分

团第三批招生时，仅 3 月 15 日一天报

名人数就多达 900 余人，招生因此延期

一周。

最终，第二分团在天津地区共招

收约 2000 名学生，不久又接收经中央

批准划拨来的华北大学自愿报名参加

的学生 1500 人，共计 3500 余人。全团

下设 5 个大队，杨注魁被编入第 4 大队

第 13 中队，编号是 04462 号。虽已过去

70 余年，但在杨注魁的精心保管下，他

的南下工作团胸标背面的队职别和号

数仍清晰可见。

在第二分团，既有从解放区来的

华北大学学生，也有南开、北洋等著名

学府的学生，还有像杨注魁一样的初

中（天津渤海中学）毕业生。大家只有

一个目标，那就是好好学本领，“打过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将团员迅速培养成军政皆优的

合格人才，南下工作团精心组织实施

各 项 教 育 训 练 活 动 。 团 员 入 学 后 首

先接受军事基础教育，其中纪律教育

占 比 不 小 ，意 在 培 养 军 人 的 服 从 意

识。军事基础教育结束后，接着开展

3 个阶段的政治学习。第一阶段以形

势教育为主，主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

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

主义论》等文章。这一阶段，陶铸讲授

的南工团的性质、学习和工作任务等

课程，很受团员欢迎。第二阶段以政

策教育为主，主要学习工运、农运、青

运 、妇 运 、知 识 分 子 政 策 和 文 艺 政 策

等，重点是土改和城市接管政策。第

三阶段以党史教育为主，包括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以及土地革命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建设与

发展等。

中央始终关注着南下工作团。周

恩来、朱德等先后来团作报告。毛泽东

同志也多次为南下工作团赠言：“忠诚

团结，革命到底，今天加紧学习，将来

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动员与赠言，深深激励着团

员们。

1949 年 7、8 月间，南下工作团各分

团先后出发，踏上南下的征程。其中，

杨注魁所在的第二分团于 7 月 27 日启

程，8 月 1 日抵达湖北武汉，在武汉大学

农学院继续学习。8 月 15 日培训结束，

团员分两路进入广东，于 10 月中下旬

在广州会师，随后分配至广东全省及

相关部队工作。

尽管广大团员在南下工作团只学

习训练了半年左右，但这所特殊军校

的历史是短暂而光辉的。在中国革命

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南下工

作团为军队和地方，特别是为新解放

的 中 南 广 大 地 区 提 供 了 大 批 急 需 人

才。这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此扎根

中南地区，在接管城市、肃清匪特、土

地改革、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军队建

设等各项任务中，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才智和心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杨注魁的经历，与大多数南下工

作团的战友都不同。在随队由武汉南

下途经长沙时，因一贯表现突出且年

龄较小，杨注魁被上级选派前往位于

吉林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航空

学校学习。1951 年 1 月，杨注魁学成毕

业，成为人民空军最早一批自己培养

的轰炸机领航员。11 月 30 日，为掩护

志愿军第 50 军攻占大和岛，杨注魁以

空中编队第 2 中队领航长的身份，随所

在部队志愿军空 8 师第 24 团第 1 大队

参加了著名的轰炸大和岛战斗。

提起 70 余年前南下工作团的这段

往事，杨注魁满怀深情，“是南工团这

座火热的熔炉，给了我最早的革命启

蒙和奠基”。光阴的画笔在小小的南

下工作团胸标上刻下越来越多的岁月

痕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老一辈革命

者忠诚于党、情系祖国、甘于奉献的精

神，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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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时事全局考量

在中国革命的棋局上，西南从来不

是孤立的战场。西南的地理特殊性赋予

其独特的战略意义：横断山脉的褶皱中

隐藏着通往缅甸的密道，青藏高原的雪

峰俯瞰着南亚次大陆，滇缅公路如同血

脉连接着国际援助通道。这种地缘优

势，使解放西南不仅是军事任务，更关系

到新生政权能否斩断帝国主义伸向中国

边疆的触手。

早在 1949 年 1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同年 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同志及中央军委已开始构思解放西南

的宏伟蓝图。后来在给总前委的电报

中 ，毛 泽 东 同 志 判 断 蒋 介 石 有 建 都 重

庆、割据西南的幻想，胡宗南正由川南

向 云 南 撤 退 。 对 此 ，我 人 民 解 放 军 应

从 南 面 远 距 离 包 抄 断 其 退 路 ，实 行 战

略 上 的“ 大 迂 回 、大 包 围 ”。 这 是 一 个

充 满 东 方 智 慧 的 战 略 战 法 ，使 传 统 兵

法中的“围魏救赵”与现代运动战思想

完美融合。

国 民 党 方 面 ，在 东 南 、华 南 相 继

失 守 的 形 势 下 ，西 南 成 为 反 动 政 权 最

后 的 巢 穴 ，被 蒋 介 石 视 为 反 攻 的“ 诺

曼 底 ”。 蒋 介 石 在 西 南 的 军 事 布 局 堪

称 苦 心 孤 诣 ：主 力 胡 宗 南 集 团 据 守 秦

岭 ，宋 希 濂 兵 团 扼 守 川 鄂 咽 喉 ，罗 广

文 兵 团 向 川 北 或 川 东 机 动 ，何 绍 周 兵

团 据 守 湘 黔 公 路 沿 线 ，李 弥 、余 程 万

残 部 盘 踞 云 南 ，企 图 依 托 长 江 三 峡 、

秦 岭 巴 山 、云 贵 高 原 构 成 的 天 然 屏

障 ，建 立 起 三 道 立 体 防 线 作 负 隅 顽

抗 ，寄 望 于 国 际 形 势 发 生 剧 变 ，伺 机

东山再起。

铁流奔涌剑指西南

1949 年 11 月 1 日，随着刘伯承下达

总攻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

一部如出鞘利剑直插西南。在川湘交界

处的武陵山区，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以

日行百里的速度突破宋希濂防线。战士

们扛着迫击炮翻越海拔 3000 米的雪峰

山时，当地土家族向导惊叹：“红军（当地

群众对解放军的称呼）的脚板比岩鹰的

翅膀还要快！”

贵阳战役中上演了现代战争史上罕

见的“闪电夺城”。第 5 兵团第 17 军先头

部队化装成商队，在 11 月 14 日清晨突然

出现在贵阳城下。当守军发现时，解放

军已控制全城制高点。国民党军第 19

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后来回忆：“贵阳之

失，在于对共军机动能力严重误判。”

成都平原决战将解放军的战略智

慧发挥到极致。贺龙率领第 18 兵团佯

攻秦岭，牵制胡宗南主力；陈锡联兵团

则从东南方向包抄，与杨得志部形成合

围。12 月 27 日，当胡宗南坐飞机逃离

时，他的 20 万大军已在龙泉驿至新津的

狭长地带被压缩成“人肉罐头”。被俘

的国民党将领哀叹：“我们就像棋盘上

的棋子，不知不觉就被吃光了。”在这场

规模空前的围歼战中，解放军首次大规

模运用缴获的美式装甲车组成快速纵

队 。 这 些 原 本 用 于 固 守 城 池 的“ 铁 乌

龟”，在解放军手中变成了穿插分割敌

人的利器。

人民战争无往不胜

在赤水河畔，至今流传着苗族同胞

用背篓为解放军运送弹药的故事。当第

二野战军部队进入黔北山区时，当地群

众自发组织起万人运粮队。在川南剿匪

斗争中，彝族头人小叶丹的后人主动为

解放军带路，用祖先留下的密道奇袭土

匪巢穴。这些场景生动诠释了“战争的

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真理。

在云南边疆，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当

部队进入西双版纳时，战士们宁可露宿

街头也不住进缅寺，用盐巴换取香蕉而

非征用。民族政策的春风吹进各族群众

心中，他们不仅开放粮仓，还亲自带领象

队帮助解放军运输重型火炮。这种以心

换心的真诚，瓦解了国民党“汉人军队必

欺少数民族”的谣言。

张国华将军率领十八军向西藏昌都

进 军 ，每 个 连 队 都 配 备 藏 族 向 导 和 翻

译。部队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

方”的纪律，用银圆购买物资，尊重宗教

习俗。在风雪弥漫的雀儿山口，战士们

不顾个人安危修筑公路；在布达拉宫脚

下，文工团员们学习藏语歌曲与群众联

欢。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民族政策，最终

融化了喜马拉雅的千年冰雪。

西南战役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民心支

持与政治争取。早在 1946 年，西南各省

就建立起严密的统战网络。在各路大军

向敌人席卷包围的同时，我党领导下的

各级地下组织也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政治

攻势。当陈赓兵团兵临城下时，昆明城

内学生、工人组织的护厂护校运动，与城

外解放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迫使云南

省主席卢汉起义，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

兵”的经典范例。战况的发展瓦解了国

民党军的内部防线，动摇了他们的抵抗

意志，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

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先后通电起

义，总计 69.2 万人起义或投诚。

历史回响意义深远

站在历史高度回望，解放大西南不

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这场跨越云贵

川藏的远征，用鲜血与智慧书写了“军

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永

恒真理。

解放后的西南大地迅速焕发新生，

成渝铁路的汽笛声唤醒了沉睡的巴蜀盆

地，个旧锡矿的灯火照亮了红土高原，那

些曾让马帮望而生畏的茶马古道，被筑

路大军改造为连接内地的交通动脉，在

剿匪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

也成为新中国政权的坚实支柱。

从更宏大的地缘视角观察，西南解

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战略态势。滇缅边

境的巩固阻断了境外势力渗透，青藏高

原的安定确保了长江黄河源头安全。当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西南军区 20 万将

士正清剿残匪，让新中国避免了南北两

线作战的危局。

今天，当动车组穿越曾让古人“难于

上青天”的蜀道，当大数据中心在贵州深

山拔地而起，我们更能读懂 70 多年前那

场伟大解放的历史深意——它不仅仅解

放了广袤的土地，更凝聚起一个民族走

向复兴的精神力量。那些穿梭在崇山峻

岭间的红色铁流，早已化作滋养这片土

地的养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解放大西南的战略智慧
■王凤春

解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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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胸标正面杨注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胸标正面（（左图左图））及背面及背面（（右图右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行进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行进途中。。

19501950年元旦年元旦，，重庆市群众参加庆祝活动重庆市群众参加庆祝活动。。 位于重庆市洪安镇的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纪念碑位于重庆市洪安镇的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纪念碑。。

1949 年深秋，当解放战争
的硝烟即将散尽于中国大地
时，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南海的
军事地图前，目光穿透层峦叠
嶂的西南群山。这片占中国版
图六分之一的神秘土地，此刻
正蛰伏着国民党残存的最后精
锐。蒋介石将 45 万军队收缩
于云贵川地区，妄图凭借“西南
天险”构筑起最后的战略堡
垒。历史在此刻将重担压在了
人民解放军的肩头——这不仅
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决定中
国大陆全境解放的关键之战。


